创世纪4章

【1】供物的真谛：信心 vs. 形式主义 (Faith vs. Formalism)
形式主义的罪：经文并没有说神更喜欢血祭而非素祭（旧约两者都尊荣）。关键在于供物的质量。该隐只是拿了“地里的出产中的一些”（漫不经心），而亚伯献上的是“头生的”和“脂油”（最好的）。该隐的罪是形式主义——外表敬虔，内心却不依靠神。
该隐傲慢地想要自己定义敬拜的方式，要求神必须按他的条件接受他，而不是按神的条件。
类比 / 故事：
剩菜的侮辱：就像你参加一个聚餐，别人带来了精心烹制的盛宴，而你随手抓了一把吃剩的快餐扔在桌上。该隐把神当作乞丐，只给祂“剩下的”；亚伯把神当作王，给祂“最好的”。
应用：
省察你的奉献：我们来到神面前时，是带着孩子般的信靠和感恩（亚伯

【2】罪如野兽
夏娃的属灵旅程反映了从带有骄傲色彩的协同论（Synergism）到谦卑地完全依靠神的深刻转变。在给该隐起名时，她使用了希伯来动词 qânâh（意为“获得”或“添置”），并宣称“我……得了一个男子”，她说她靠主得了。

然而，在经历了亚伯被杀的悲剧后，她在给赛特起名（shı̂yth，意为“设立”或“指定”，appointed）时表现出了神学的成熟；她宣告“神……立了”，承认这个应许的“后裔”并非她个人努力的成果，而是神主权的恩典，是为了延续那“女人的后裔”的谱系，并对抗蛇的后裔。
伏击的野兽：神警告该隐，罪像一只伏在门口的野兽（拟人化），准备扑向猎物。神在该隐犯罪前就通过心理辅导（counseling）介入，警告他若不靠信心制伏罪，就会被罪吞吃。
第一场家庭、宗教战争：该隐杀亚伯不仅仅是兄弟阋墙，更是人类第一场家庭、宗教战争。该隐杀人很可能是出于对神的仇恨。他恨神悦纳亚伯，既然无法杀神，就杀神所接纳的人（神的形象）。
蓄意谋杀：“我们到田间去吧。”……袭击他


应用：

制伏私欲：当嫉妒或怒气在心中升起时，那是“门口的野兽”在咆哮。你必须立刻处理（制伏它），否则它就会长成行动（谋杀）。

【3】面对罪的反应：受害者心态 vs. 悔改 (Victimhood vs. Repentance)
赤裸裸的谎言：当神问“你弟兄亚伯在哪里？”时，该隐回答“我不知道”。与亚当和夏娃不同（他们试图躲藏和推卸责任，但最终承认了行为），该隐选择了公然撒谎。
荒谬的对抗：该隐紧接着反问：“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？”这是一个荒谬且轻佻的问题。既然他刚刚除掉了弟兄，却假装无辜并否认任何责任。
心的刚硬：“机智成了凶手的避难所”。该隐试图用反讽和冷漠来抵挡神，这显明了他内心深处的刚硬与败坏——他只惧怕被人杀害（后果），却对神毫无敬畏（关系）。
无悔意：面对审判，该隐没有说“神啊，赦免我”，而是抱怨“我的刑罚过于我所能担当的”。他只有自怜（怕被人杀），没有悔改（为罪忧伤）。他担心的是后果，而不是关系。
受害者文化：该隐是“受害者心态”的始祖。受害者文化——“我做的任何事都不是我的错，是环境、是父母、是神的问题。”该隐怪神（是你看不中我的祭物）、怪地、怪人，唯独不怪自己。

奇异的恩典：尽管该隐不悔改，神还是给了他一个保护的记号。这是神对恶人的普遍恩典——即使在他流浪时，神也没有任凭他被立刻处死。
应用：
停止推卸责任：真正的生命改变始于停止怪罪原生家庭或环境，诚实地对神说：“我犯了罪”。
【4】文明的发展：城市、科技与敬虔后裔敬拜的发展
该隐之道（无神的辉煌）：建造城市：该隐建城并以儿子以诺命名，这是对神让他“流离飘荡”判决的公然反抗，也是试图自我永恒化的表现。

文化与科技：拉麦的儿子们带来了巨大的文明进步：雅八（畜牧 / 商业）、犹八（艺术 / 音乐）、土八·该隐（科技 / 工业 / 武器）。但这证明了：文明越进步，若没有神，道德可能越堕落。
暴力与报复性：拉麦之歌（罪的升级）：从该隐杀一人，到拉麦杀两人（甚至少年人）；从一夫一妻到一夫多妻（破坏婚姻蓝图）。拉麦以暴力夸口，宣扬“报仇七十七倍”。
敬虔的后裔
塞特之道（求告主名）：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当世界在追求科技和暴力时，以挪士出生，“那时候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”（公开宣告神的属性，建立集体的敬拜）。
应用：
你在建造什么？你是在以自己的名建造“城市”（追求名声、财富、科技），还是作为塞特的后裔，公开“呼求耶和华的名”？

【5】两样的血 (The Two Bloods)
亚伯的血：在地里向神呼求伸冤（公义的呼声）。

耶稣的血：新约指出，耶稣的血“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”（来 12:24）。亚伯的血呼求报应，耶稣的血呼求赦免。这是给该隐（以及像该隐一样的我们）唯一的盼望。

